
序言 
 
我们中大多数人都有不情愿说出的经历，因为这些经历不但与日常现实不一致，而 
且违背合理的解释。这些并不是发生于外界的特殊事件，而是发生于我们内心的事

情，通常被当成想象的虚构而淡忘，不储存于我们的记忆之中。陡然之间，我们周

围熟识的景象变成了一种令人奇怪、愉悦或吃惊的样子：它在全新的光华中被展示

给我们，呈现出特殊的含义。这样一种经历既可能印象肤浅如清风而过，也可能铭

心刻骨存于我们的脑海中。 
 
在我童年时代，有一次这种神奇的体验，至今诩诩如生地保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它

发生在五月的一个早晨−我忘了是哪年−是我仍能指出它发生的准确地点，那是在

瑞士的巴登(Baden)城以北通往马丁斯堡(Martinsberg)的一条丛林小径上。我漫步于

那充满鸟语，被晨光点亮的鲜绿的树林中，骤然间，周围的一切显现出一种非同寻

常的清晰的光亮。这种光亮难道我以前真的没有注意到吗？我是否突然发现了这个

春天的森林的本来面目？它直指我的内心，放射出最美丽的光耀，好像它要把我拥

抱在其宏伟庄严之中。我内心充满了一种难以言状的愉快、和谐和极乐的安全感。 
 
我不知道我站在那儿被迷住了多久，但是我记得当这光耀渐渐消退后我所感到的不 
安。我继续徒步行进：这个视觉怎么会如此真实和肯定，如此直接和深切感受到 
呢−它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呢？当洋溢的欢愉驱使我时，我怎样告诉别人这一体验

呢？因为我知道没有任何言辞能描述我所见到的一切。好像很奇怪，孩子能见到的

这类奇异的事情，大人们则显然不能觉察−因为我从来没听他们提及过。 
 
当我还是孩童时，我有好几次在森林中和草地上漫步时都体验到了这种深深的幸福

愉快感。这些体验形成了我的世界观轮廓，使我坚信有一种奇妙的、强大的、深刻

的现实隐藏在日常的景象之中。 
 
那个时期，我常常为此烦恼，想要知道当我长大成人以后，是否还能有这种体验， 
是否能有机会用诗或画来描写我的视觉。但当我明白自己没有当诗人或艺术家的天

赋后，我想我必须把这些体验留给自己，因为它们对我很重要。 
 
未曾想到、但又并非偶然的是 后来在我的中年时期，我的职业与我童年时代的

那些神奇的体验又建立了联系。 
 
因为我想对事物的结构和本质进行深入的探究，我成为了一名研究化学家。因自小

的就对植物世界有极大兴趣，我选择了研究药用植物的化学结构这一领域。在职业

生涯中，我被引导到与具有精神活性和幻觉诱导作用的化合物打交道，这些化合物

在一定条件下能唤起类似于刚才描述的那种自发性体验的神奇状态。这些致幻物质

中最重要的一种便是LSD。作为在科学上令人很感兴趣的活性化合物，致幻剂已经

在医学、生物学和精神病学中占有一席之地−近来，特别LSD还在吸毒者的圈子里

广泛传播。 
 



在研究与我的工作有关的文献时，我注意到神奇的体验极具普遍意义。它不仅在神

秘主义和宗教史中，而且还在艺术、文学和科学的创造过程中扮演极重要角色。更

近期的调查显示，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这种神奇的体验，尽管多数人不能认识

到它们的含义和价值。但那种像我小时候留下深刻印象的神秘体验显然并不鲜见。 
 
如今有相当多的人试图获得神秘体验，以产生洞察力的突破，进而得到比理性的日

常意识更深刻、更全面的现实。人们以不同方式试图超越我们的物质化的世界观，

不仅通过信奉东方宗教活动，而且还通过职业精神病医生的帮助去达到。后者采用

这种深刻的精神体验作为一种基本治疗原则。 
 
我和许多当代人持同样的观点，认为广布于西方工业社会各个层面的精神危机，只

能通过改变我们的世界观来治愈。我们必须改变那种认为人和其环境是分离的这种

物质主义的、二元论的观点，转向一种包含各种现实的全新的意识：这种意识包含

体验的自我，即人们感觉到自己的和这个充满生机的自然及宇宙万物间的和谐统

一。 
 
因此，任何能贡献于这种根本改变我们对现实的知觉的方法，都应当得到最热切的

关注。在这些方法之中最为重要的，是各种宗教性的或是世俗环境下的冥想，目的

是通过一种完全神秘的体验方式去加深对现实的意识。另一种重要的、但有争议的

途径可达到同样的目的，即利用致幻精神药物的改变意识状态的性质。LSD具有这

样的医学用途，它通过帮助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中的病人去知觉其症状的真实含

义。 
 
与自发的神奇体验相反，由LSD和相关的致幻剂引起的神秘体验的人为的激发，具

有不应低估的危险性。治疗者们必须考虑到这些物质特有的效应，即它们具有影响

我们的意识状态这种人的最内在本质的能力。LSD从发现至今的历史已充分显示因

错误判断其深刻的效应和错将其当成欣快药引发的灾难性后果。特别的内在和外在

的准备是必要的，有了这些准备，LSD实验就能成为有意义的体验。而错误和滥用

已经使LSD变成了我的惹事生非的孩子。 
 
我盼望通过本书能够描绘出LSD的全貌，即它的起源、它的效应和它的危险，以防

止这个不同寻常的药物日益增多的滥用。我由此希望强调与LSD的特性相一致的可

能的用途。我相信如果人们能更明智地学会利用LSD的视觉引导能力，在适当条件

下与医疗实践和冥想相结合，那么将来我这个惹事生非的孩子就有可能变成一个出

类拔萃的孩子。 
 
阿尔伯特·霍夫曼 (Albert Hofmann) 


